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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中的女性到女性友好城市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综述
From Women in the City to Women-friendly City: A Review on Feminist Urb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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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演进和女权主义思想的兴起，女性在城市中

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城市与女性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焦点话题。从

工业化时代追求政治权利，到形成女性主义理论，再到关注女性差异

性和多元性，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  在批判城

市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基础上，女性主义视角的城市研究揭示了女性

在空间规划、职业平衡、权利争取和经济不平等方面的问题，并推动

了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女性友好城市旨在通过规划、设计和行动方

案等促进性别与社会平等，打造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

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女性主义城市研究需要打通理论与实践的

壁垒，通过政策引领、空间规划、教育宣传、经济赋权、社会保障和

跨界合作等措施，建设更加多元和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Abstract: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feminist ideology, women’s 
social roles in the city have changed, and th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women has become a focus topic. From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rights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feminist theories, then to the 
focus on women’s differences and plurality, feminist thoughts and practices have 
undergone three major transformations. Based on the critiqu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ities, urban studi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reveal the issues faced by women 
in spatial planning, work-life balance, rights advocac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friendly city. Women-friendly city aims 
to promote gender and social equality through planning, design and action 
programs. Feminist urban studies need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build more diverse and inclusive cities through policy leadership, 
spatial planning, education and awareness-raising, economic empowerment, social 
protection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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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兴起，改变了城市理论和城

市规划中男性主导的理念，城市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愈发受

到重视 [1]。尽管女权运动的发展正在改变城市中的性别不平

等现象，女性在城市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例如：联合国妇

女署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 月 1 日，全球范围内

仅有 23% 的部长职位由女性担任，在 141 个国家中，女性

在内阁部长中所占比例不到 1/3，大部分重要职位仍由男性

把持 [2-3] ；全球有 70% 的女性承受着无偿劳动的持续负担，

有超半数女性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

扰，近 1/3 女性无法享用包容、高质量和安全的厕所 [4-8]。城

市中的性别不平等如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根

源，亟待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女性友好城市”是联合国的一项计划，旨在通过增加

女性在决策领导方面的机会，为女性提供更加安全包容的环

境，实现女性友好的目标，从而推进城市性别平等和公平正

义 [9]。目前，虽然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仍受传统观念、政策制定和社会认知的约束 [10-11]。中国学

界对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的关注始于 21 世纪初，聚焦社会学、

建筑学、文学和地理学等领域。近年来，社会进步与性别平

等的推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需要，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的

驱动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影响，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女性友好

城市建设。女性主义城市理论作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主要

理论依据 [12]，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城市中性别平等问题

的实质，对建设公正、包容和友好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1  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女性主义思想是女权运动的伴生物。第一次女权运动兴

起于 19 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发展，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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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工厂制度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制度，大量女性进入工

厂成为劳动力，逐渐实现经济独立并参与社会生活 [13]。此阶

段，女性开始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要求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

利，如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等。第一次女权运动为后

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性别平

等具有重要意义 [14-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更高生产效率的需要，要求女性

回归家庭，以让渡更多就业机会给男性。这促使女性开始质

疑和反思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她们逐渐意识到，尽

管曾参与大规模劳动，她们依然未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和权利 [16-18]。同时，受 1950 年代—1960 年代民工运动、工

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女性主义者观察到性别不平等现

象与其他社会不平等现象紧密相连 [19-21]。因此，她们开始尝

试探索性别不平等的系统性，并逐渐聚焦女性主义的理论研

究。1960 年代—1980 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受西

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的影响，女性主义者们开始深入批判传统的

性别角色划分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主义理论得到进

一步发展和完善。相关研究聚焦于两性差异与身体的独特性，

肯定女性气质，并对哲学、伦理学和法律中的性别偏见提出

挑战，推动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2-23]。自此，女性主

义者开始从性别认同、性别差异和性别权利关系等多个角度

探讨性别问题，为女权运动提供更加深刻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除面临传统的职场歧视和家

庭性别分工外，还面临生育权利、性别认同和网络暴力等问

题 [24-27]。在全球化加速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这些问题

引发了全社会深入且全面的讨论，推动着 1980 年代第三次

女权运动的兴起。第三次女权运动不仅延续了前两次女权运

动的精神，还赋予“女性主义”新的内涵与意义。面对当时

兴盛的保守主义思想对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自由派力量的压

制，第三次女权运动采取了更加多元包容的态度 [28]，具体表

现为对差异和矛盾更加宽容，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

性，不同国籍、种族、阶级以及性取向的女性所面临的独特

问题和挑战都被纳入讨论范畴 [29-34]。

纵览三次女权运动历程，女性主义研究不断揭示性别不

平等现象，批判传统性别角色对女性的桎梏，推动社会重新

定义女性的价值。随着女性主义思想及理论的逐步深化，女

性不仅在家庭和经济领域力争平等地位，也在政治和文化层

面争取突破传统束缚，推动着女性社会责任的历史性变革。

性别平等与权利再分配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逐渐在经济、家庭和政治领域实现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应用的

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纵

向演进，也标志着其在社会各领域的横向拓展，影响力与实

践意义持续深化。

在经济领域，女性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更适合在私人领域

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被认为更适合在公共领域从事生产性

活动，这种性别分工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

地位 [35]。随着 19 世纪末工业化的推进，女性逐渐进入工厂，

就业机会增加，女性主义者借此推动女性在职场上的平等参

与，尤其是在同工同酬和职业机会方面，女性逐步突破了传

统束缚，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36]。这一

进程彰显了女性主义中关于妇女劳动和经济地位的批判性理

论，强调了女性经济参与的意义以及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

在家庭领域，女性往往被局限在家庭角色中，履行照顾

子女、照料家务和赡养长辈的职责 [37-38]。女性主义者通过批

判家庭内的性别结构，揭示了家庭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

尤其是在家庭责任分配和性别角色固化方面 [39]。随着社会变

革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家务劳动的分配逐渐出现变化，夫妻

双方开始共同商议家务分担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在此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家庭责任应由双方平等承担，倡导男

性积极参与家务劳动，促进性别平等家庭结构的形成 [40]。

在政治领域，由于女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缺

乏参与政治的意愿和权利，因此传统上，女性常被视为政治

的“附属品”或“配角”[41]。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开

始参与政治活动并积极争取其各项政治权利。从参与选举到

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女性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42]。这一

变化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推动作

用，更彰显了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平等、民主治理和社会权利

再分配的深刻影响。

2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的具体内容

2.1  女性主义与城市研究的关联
1960 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孕育了激进女性主

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

等多个学术流派 [43-44]。以上学术流派从不同视角透视城市与

女性的关系，宏观层面聚焦就业、住宅、公共服务设施、福

利和安全，微观层面关注身体、情感、自我认同和精神世界

等。自 1970 年代起，它们被逐渐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影

响着女性与城市的关系 [45]。

激进女性主义作为较早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生理

决定论色彩。该学派以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为代表，在 1970 年代—1980 年代的城市规划中

发挥作用。它批判现代城市的性别化结构，关注城市空间对

女性的压迫，特别是如何通过空间设计和城市布局来强化对

女性的控制，试图通过实行合作制家庭生活，创造安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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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暴力的公共空间等措施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46]。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学派以多琳·玛西（Doreen Barbara Massey）

为代表，将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归因于阶级斗争，认为性别压

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   [47]。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

1970 年代—1990 年代的城市规划中发挥了作用，它批判了

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分配不公，特别是在住房、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分配方面对工人阶级女性需求的忽视 [48-49]。基

于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混合功能区”概念，旨

在通过将居住、工作、商业、教育、休闲等多种功能混合在

同一区域，减少性别空间分割的影响，使女性能够更加灵活

地在不同空间功能之间活动 [16-18,50-54]。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

单一的性别观念和固定的社会结构，强调多元性、差异化和

去中心化，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二元论 [55]。在 1980
年代—2000 年代的城市规划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差异、

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化需求，反对“普适”的规划标准，提出

关注不同性别、种族、阶层背景的群体需求，尤其是女性群

体的多元需求。在此背景下，女性主义视角对绅士化、城市

更新以及同性恋社区建设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领域

的改造与发展不仅考虑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特殊需求，还

致力于为不同性别、性取向和社会阶层的多元群体提供更加

包容和适应性的空间。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关注和包容

包括女性在内的边缘群体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29-31]，进而推

动了更加公正、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规划实践。生态女性主

义强调环境保护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主张性别不平等、

环境破坏和社会不公是相互交织的，认为城市女性在面对环

境污染、气候变化和城市贫困问题时，常常处于脆弱地位 [56]，

女性在环境感知（安全感、色彩、舒适度、开放程度）方面

比男性更加敏感，因此可以借助女性的力量建设绿色城市和

实现低碳生活 [27,57-59]。在 1990 年代至今的城市规划中，生态

女性主义一直强调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与性别的

相互联系，主张考虑女性在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以及日

常生活中的独特需求，尤其关注如何通过城市绿地、公共交

通、环境友好型建筑等，改善女性特别是低收入女性和边缘

群体的生活质量 [60]。

2.2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的重要话题

2.2.1  城市规划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 19 世纪早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与设计在一

定程度上呈现以男性活动和需求为主的特征，如职住分离的

布局模式较为普遍，男性多在市中心就业，而女性主要在住

宅区承担家务劳动，较少参与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这种性

别化的城市空间布局是当时社会分工和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对后续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1]。如今，尽

管女性主义城市理论已有数十年历史，男性范式的城市规划

仍占据主导地位。当前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女性主义视角常

被主流城市理论所忽视，或被局限在性别研究领域而难以融

入实际的城市规划实践 [62-63]。

性别化空间的存在使得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城市资源时

面临诸多困难。例如：城市在设计交通、住房和卫生等基础

设施时，缺乏对女性使用者的考虑，无法满足女性使用者的

各项需求 [7,64-65]。首先，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数量明显不足。

研究显示，女性用于非购物性闲逛的平均时间约为男性的 1.4
倍，若算上购物性闲逛，这一比例将会更高 [66]。然而，街

道、商场和广场等女性数量相对较多的公共场所中，公厕、

母婴室和托育设施存在明显的数量与功能缺失 [67-68]。以中国

的公厕数量为例，在面积相等的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男女厕

位比例约为 1.75 ∶ 1，比例严重失调 [69-70]。其次，公共休闲

空间被大量侵占。一项关于女性休闲活动的研究表明，公园

内大面积的观赏性草坪和雕塑压缩了人行道路空间，减少了

公园游憩面积，对带孩子和老人出行的女性并不友好 [68]。再

次，公共交通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人群的出行方

式与频率，对于承担较多家庭责任或有特殊出行需求的女性

而言，交通站点布局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可能会增加其出行

负担 [71]。例如许多城市的公共交通站点通常分布在住宅区外

围，而由于私家车数量众多且时常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给那些因承担照看孩子、照顾老人责任而需要更多精力和时

间的女性在前往公共交通站点的过程中造成诸多不便 [72]。

公共场所服务设施的不完善也给城市中的女性居民造成

了安全隐患。以公共交通为例，研究发现墨西哥超过 65%

的妇女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曾经历过性骚扰 [73]。缺乏照明设施

的街区、公园以及地下停车场和地下通道也会增加女性的恐

惧与不安 [74]，比起规  模小、活跃度低和密闭昏暗的公共空间，

女性更愿意去往熟悉的、人流量大和照明充足的场所活动，

以规避在公共空间中的潜在危险 [7,75-78]。  此外，男性出行时

更注重“省时”，而女性出行时更注重“安全”，在改善道路

照明、增设交通站点监控和安装车内对讲设备方面，女性表

现出比男性更强烈的期盼 [79]。因此，减少公共场所犯罪、增

加女性安全感的城市设计是城市建设亟须关切的话题。

2.2.2  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的角色冲突

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断普及，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日

益受到认可，但在职业发展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职场歧视、

晋升渠道不畅、薪酬差距等问题 [80]。同时，在家庭责任分担

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与社会结构使得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

家务和育儿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职业选择和通勤

模式。尽管男性在现代生活中也面临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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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一些高强度行业中，男性同样可能因为工作时间过长

而难以兼顾家庭责任 [81]，不过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与女性有

所不同。大部分女性为平衡家务与工作，更倾向于选择离家

较近、时间较为灵活的工作，这是女性在城市中的通勤范围

往往小于男性的原因之一 [82-83]。

2.2.3  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话语权

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实现民主、人权和广泛参与是重要

目标。女性参与城市治理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推动地方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84]。然而，传统性别观念与社会结构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85]。研究显示，女

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在民选职位（特别是地方级

别）上的代表性不足 [73]。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全球只有 26% 的议员是女性，不到 10% 的市长是女性 [86]。

对于女性而言，缺乏话语权不仅限制了她们在城市治理中的

参与度和影响力，更削弱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与自信心，导致

女性在城市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降低。此外，

尽管女性在一些领域拥有特定的发声和维权渠道（如妇联等

组织），但在面对城市问题时，依然可能面临与男性不同的

挑战。尤其是在某些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女性的声音往往较

难被充分听见，导致她们在城市治理和社会参与中遭遇更多

障碍 [87]。

2.2.4  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女性地位

在城乡迁移过程中，年轻人群体无论男女都有各自的迁

移动机，如追求更好的生活、教育和就业机会等 [88]。统计数

据显示，迁移到城市的女性数量相对较多，她们主要集中在

纺织、家政和零售等行业 [89]。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尽

管女性和男性都有可能面临工作环境不佳、薪资待遇低等问

题，也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但由

于性别、家庭责任分工和社会网络构建等方面的差异，相较

男性，女性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例如：

许多女性在不安全和不卫生的条件下忍受长时间工作和低薪

工作的痛苦，甚至要遭受在陌生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暴力与性

骚扰问题 [90]。此外，由于女性一般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导

致她们常常难以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工作不稳定而频繁更换

租房地址使女性在平衡家庭与社会参与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加剧了她们与所在地居民的隔阂，导致她们融入城市和主流

社会的难度增加 [91]。

2.2.5  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贫困问题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

数据显示全球生活在贫困和极端贫困中的女性数量相对更

多 [92]。目前，全球超过 10% 的女性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的

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按目前的速度，到 2030 年，全球将

有约 3.42 亿女性（约 8%）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93]。普遍存

在的性别歧视、传统观念和社会经济结构共同作用，加剧

了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贫困问题 [94]。例如在就业市场中，女

性获取某些高薪职业的机会相对较少，部分原因是这些职

业的工作时间和灵活性要求对需要兼顾家庭的女性构成较

大挑战 [95-96]。此外，家庭内部经济不平等在统计中常被忽视，

这影响了对性别与经济关系的全面理解，使女性贫困更加

“不可见”[97]。性别不平等现象在经济领域的存在不仅影响

了女性发展，也对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3  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实践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城市问题，既能消除资源分配、

空间规划中的性别偏见，又能为女性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

帮助女性接触高等教育，获得合理收入，享受自由、安全和

卫生的生活环境 [98]。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与城市研究深度融合，

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城市研究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新理

念，有力推动了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实践。

3.1  女性友好城市的定义与内涵
女性友好城市关注城市如何更好地满足女性需求，促进

女性发展并增加女性福祉。其理念源自 2006 年的联合国女

性友好城市联合计划（Women Friendly Cities United Nations 

Joint Programme），但当时联合国并未对此概念进行较为清晰

的界定 [99]。2021 年，联合国人居署将“女性友好城市”定

义为“通过女性参与决策，将以她们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需

求纳入城市规划与设计”[100]。从内涵上看，女性友好城市强

调空间的人性化、包容性和共享性特征 [101]，不仅关注女性

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将不同阶级、种族、年龄和性别的弱势

群体考虑在内，聚焦住房、教育、司法和医疗等服务的获得，

注重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发展，并关

注其心理和社会需求，旨在营造尊重女性、鼓励女性参与的

社会氛围。

3.2  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理念与原则
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推动城市空间、政策

和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友好与包容，确保女性在城市生活中

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98]，主要基于性别平等、城

市包容性和城市共享性原则。性别平等原则提出城市规划

和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女性需求，确保女性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为女性提供平等的

发展机会 [102]。该原则是实现女性权益的必要保障，更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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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包

容性原则旨在消除城市排斥、不平等与歧视，鼓励不同背景、

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通过她们的方式积极参与城市生活 [103]。

包容性原则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实现性

别平等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城市共享性原则强调公共空间、资源和服务

的平等共享，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享受包括优质教育、医疗、

就业资源以及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城市发展

成果 [104]。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到上述原则，有助于促进

女性之间的社交互动和联系，推动城市的多元化发展。

3.3  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友好城市
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强调性别平等、刻画城市中的性别不

平等现象、强调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关注女性多元性

与差异性四个方面，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发挥指导作用。第

一，女性主义理论强调性别平等和尊重女性权利，为女性友

好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有助于推动城市规划

和决策过程更加关注女性的问题和观点，确保女性在城市生

活的所有领域都能与男性平等。第二，通过批判社会关系，

女性主义理论可帮助识别城市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揭

示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城市资源、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平

等享有社会服务和设施方面面临的诸多障碍，促使城市在规

划和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女性需求，努力消除性别偏见和歧

视。第三，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鼓

励城市在推动文化和社会变革时，重视女性的声音和贡献，

提升女性在决策、领导和创新方面的地位，这有助于构建一

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城市环境，允许女性充分展示自己的才

能和潜力。第四，不同的女性群体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和挑战，

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确保所有女性

都能从中受益。

3.4  女性友好城市的典型案例
自女性友好城市理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地都积极开展相

关探索。韩国首尔市自 2007 年启动“女性友好城市”建设

项目以来，制定了包含多个子项目的综合计划，在城市道路

交通、住房和社区建设等方面为女性提供便利。项目关注女

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需求，并相应制定了多种措施。例如：

改善公共交通设施以便女性出行 ；通过智能技术为女性提

供安全的步行和骑行环境 ；在公共场所增设女性友好设施

等 [105]。奥地利维也纳将性别视角纳入城市规划和设计等公

共政策，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着重考虑女性需求，通过建立

女性办公室，增加公园、人行道和街道的照明设施以及配

备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公共空间更加符合女性使用习

惯 [98]。瑞典哥德堡市政当局于 2008 年公开承诺在所有领域

全方位促进性别平等，随后设立性别平等指标，持续追踪包

括不同职业群体性别分布情况、男性育儿假情况等；2019 年，

《哥德堡性别平等计划（2019—2023 年）》出台，针对经济、

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性别歧视、刻板印象和性别暴力等问

题积极作为，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106]。

国际女性友好城市的成功案例展示了女性在城市发展、

规划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举措包括提供安全友好的

公共环境，增加女性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提升女性

的领导地位等，这为中国建设女性友好城市提供了值得借鉴

的策略。相比之下，中国女性主义城市研究和女性友好城市

建设实践起步较晚。2021 年，湖南省长沙市出台《关于大力

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在中国首次提出建设“ 女性

友好型城市”，并将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作为重要内容纳入

《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长沙

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围绕妇女发展、妇女

健康、妇女教育、妇女就业、家庭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制

定政策措施，推动全市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07]。

四川、广西、河北等省（区）通过发挥市、县两级妇儿工委、

家庭教育、妇女维权工作等联席机制的作用，形成合力推进

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格局。重庆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宣讲和群

众性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妇女将个人成长融入城市发展，通

过广泛宣传和动员，提高全社会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认识

和参与度。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则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与

保障。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在生产端和使用端的性别差异

亟待解决，而女性主义理论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更加

性别友好的空间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108]。2016 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规定，人流

量较大的场所女厕与男厕的比例不应小于 2 ∶ 1。长沙市妇

联提出通过增加城区照明路灯、完善监控系统，让女性敢于

在夜间出门。广州市共建设超过 1 300 间母婴室，成为全国

首个重点公共场所母婴室全覆盖的城市 [109]。女性友好城市

建设过程中的这些举措不仅关注表面的便利和关怀，更致力

于从政策、法律、计划等多个方面推动女性从社会客体向主

体的转变，实现更深层次的权利公正和平等。

3.5  中国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策略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源于社会革命，聚焦女性在城市中

的现实困境，历经思潮的分化与城市议题的演变，最终推

动了女性友好城市规划的实践。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脉络，

可系统性总结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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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框架明确了女性友好城市的历史起源、关注重点与实践

焦点，不仅揭示了女性在城市中可能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

以及性别与城市交织所带来的多元议题，同时生动展示了

女性在争取权利、参与城市规划和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

的重要理论进展与实践成果。这一框架有助于深化对当前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核心议题与挑战的理解，并为推动更加

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策略

支持。

尽管中国女性友好城市研究与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实践起

步较晚，但目前已有一些探索性的实践。这不仅是对国际趋

势的响应，更是对国内女性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权益保护

的积极回应。在上述理论与实践框架的指导下，推动女性友

好城市建设方面，未来可能的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政策引领与立法保障方面，应制定专门的女性友好城

市规划与发展政策，将性别平等原则纳入城市发展的各个环

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在城市中的合法权益，如

就业、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权益。（2）空间规划与设施优化

方面，在城市规划中应充分考虑女性的特殊需求，提高女性

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如设置更多的母婴室、女性专属停

车位，改善城市街道的夜间照明，增加封闭空间的安全监控

等。（3）教育与文化宣传方面，应加强性别平等教育，提高

全社会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媒体、社区

活动等渠道宣传女性友好城市的理念和实践，营造支持女性

发展的社会氛围。（4）经济赋权与职业发展方面，应支持女

性创业和就业，提供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促进女性

在经济领域的参与和贡献，提高女性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

（5）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

保女性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享有公平待遇，提供便捷、

高效的公共服务，满足女性在生活中的各种需求。（6）跨界

合作与社会参与方面，需加强政府、企业、社区、学术机构

等各方之间的跨界合作，共同推动女性友好城市建设，鼓励

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和监督，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4  结论与展望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

而不断演变。从早期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到理论体系的构建，

再到对女性多元性的关注，其内涵日益丰富。在此过程中，

城市中的女性在经济、家庭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地位和责任发

生了显著变化。经济方面，工业化推动了女性就业机会的增

加，使其逐步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家庭方面，社会观念

的转变促使家庭责任分工逐渐趋向平等，男性和女性共同承

担家务的情况日益普遍；政治方面，女性积极争取政治权利，

参与决策过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些变化是社会整体进步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性别

关系在社会结构调整中的动态发展，性别问题与社会的经济、

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并分化出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等多种流派，这

些理论与城市研究密切关联，从不同视角出发透视城市中的

女性问题并积极探索出路。女性主义城市研究聚焦城市规划

与建设中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的角色冲突、

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话语权、城市迁移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以

及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女性主义理论支持下，建设女性友好城市已成为一种

趋势。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基于性别平等、包容性和共享性等

原则，旨在营造能满足包括女性在内的不同群体生活需求的

社会氛围，促进所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参

与和发展的城市环境。这需要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从社

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出发，综合考虑性别及其他社会因素，消

除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偏见，保障全体居民在城市生活中享有

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外

针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也面临

传统性别偏见和资源分配不均等挑战。未来的女性友好城市

应以“平等”与“差异”为核心，以“人人都有发言权”为

关键，通过政策引领、空间规划、教育宣传、经济赋权、社

图 1  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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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和跨界合作等措施，建设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和活

力的城市。

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媒介为女性声音的跨界传播构

筑了多元化平台，成为女性发声与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如

#MeToo 运动借助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迅速扩散，极大地提

升了女性的社会影响力，促使社会反思女性权益保障。然而，

数字化社会也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一

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女性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媒介

争取自身权益，导致她们在提高社会地位、拓展生存空间的

过程中面临更多困难。另一方面，数字媒介的灵活性虽为女

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选择，但同时模糊了工作与家务

的界限，可能导致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此

外，由于信息传递的复杂性与片面性，数字媒介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有关性别优劣的争议，甚至导致男女间关系紧张

对立，这无疑为建设女性友好城市造成阻碍。

在构建女性友好城市过程中，当遭遇显著的性别不平等

或矛盾问题，我们应意识到问题根源并非性别的天然差异，

而是根植其中的社会机制与结构。社会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

和固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性别角色与机会分配。因此，

建设女性友好城市的核心任务应是从社会根源处着手，打破

陈旧观念的枷锁，重塑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追求性别平等

与治理角色的平衡协调，而非陷入无谓的性别优劣争论。唯

有如此，才能为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推动其迈向更加包容、和谐与平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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